
7 月 20 日，郑州遭遇暴雨袭击。肆虐的雨
水，让美丽的城市转瞬变成喧腾的泽国。

在危难险阻面前，人们守望相助，真情相
倾。每一处感动的场景，都让我热泪盈眶。

7 月 20 日，地铁 5 号线被困的车厢里，大水
漫灌。当救援人员从车顶打开一个缺口，疏散被
困人员陆续撤离时，一些声音响了起来：

“让孕妇先走”！
“把晕倒的人先救出去”！
“让女生先走”！
“让老人孩子先走”！
当生的希望来临，所有的男生都自觉地闪在

一边，连十指相扣的情侣也松开了手，把生的希
望先留给女人和孩子。

危险面前见担当，这才是男儿本色！许多男
生和消防队员一直泡在水里，接应一个又一个孩
子、老人、女生转移出去……

面对逐渐窒息的绝望，没有争先恐后，没有
抢挤踩踏；人们友爱谦让，互相鼓励，依次撤离。

勇敢，热心、善良，温暖着困在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这一刻，我热泪盈眶。
特大暴雨让高铁站候车厅也没能招架得住，

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屋顶哗哗哗地泻入大厅。宽
敞明亮的大厅水漫四处。

候车的、被困滞留的旅客开始骚动起来，人
们埋怨着，惊恐着，有些混乱，有些烦躁。

突然，大厅响起那首熟悉的旋律：《我和我的
祖国》。焦躁的人们瞬间安静下来，转头寻找声
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大厅的一角，整齐地站着数排穿着黄色
上衣的同学，在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男生的指挥下，
临危不乱地演奏着曲目。原来这是郑东新区某小
学管乐团，他们参加展演后因暴雨困在高铁站。
人们渐渐地围了过来，跟着旋律哼唱起来，躁动的
心慢慢平静下来。他们笃信祖国和人民的力量。

这不是快闪，更没有彩排。看着同学们专注

而娴熟地演奏，黄色的上衣恍如跳动着的火炬，
充满激情，充满希望，让人感动。

这一刻，我热泪盈眶。
为了病人安全，一些医院开始紧急转移，轻

一点的患者背着走，危重病人和老人带上呼吸机
举着走。这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

看到网上的一张照片：她穿着蓝色的工作
服，在齐腰深的洪水里，她背着一个女孩。女孩
手里握着遮雨的伞，脸上是一副自然俏皮的表
情——天真无邪的年纪是不知道危险的。她在
洪水中吃力地走着，缓慢地走着，不时和背上的
小女孩说着一些轻松的玩笑话，不让她感觉到一
丝危险。小女孩开心地笑着，就像在妈妈的背上
一样。

没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在洪水中背起
患者转移的医生护士们，他（她）们一定是。

她是一名护士。我不认识她。她分享了一张
图片：在一间四周黑暗、一角透着微光的手术室
里，三四名医护人员正忙碌着。暴雨导致医院早
已停电。无影灯无光，却挡不住人性的辉光。他
们打着备用灯为一位急难产妇手术接生。即使身
处黑暗，也要迎接新生。宝宝顺利地降生了，她兴
奋不已，在朋友圈深情地写道：“你出生的第一天，
就要面对这世界的洪水猛兽。即使只剩下一束
光，我们也用尽全力为你点亮，为你保驾护航。”

这一刻，我热泪盈眶。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

的身影。

险情就是命令，救灾就是责任。面对突然袭
来的暴雨洪水，官兵们连夜递交请战书，请求参
加郑州保卫战，河南保卫战！那些或遒劲，或清
秀，或直白，或深情的文字，加上鲜艳夺目的红手
印，辉映着官兵们火热的拳拳之心。

装填沙包、清淤巡堤，爆破引流、转移灾民、
抢救落水群众……一个个矫健的身姿，不时出现
在人们最需要的地方。整整两天两夜时间，数万
名解放军武警官兵、预备役和民兵，奋战在抗洪
一线，肩膀磨破了，双手擦烂了，双脚泡肿了，却
永不退缩。

救灾间隙中，一名武警战士抬起右脚，横放
在左大腿上，只见右脚掌肿胀变形，脚板发白，脚
背起皱，让人看了万分心疼。

连续作战，官兵们疲惫不堪。休息时，他们
将雨衣一垫，整齐地躺卧在马路两侧，头枕路沿，
合衣护手，用帽子遮盖着眼眉，酣然入睡。短暂
的调整，是为了下一轮的冲锋。这些最美的睡
姿，被有心的人悄悄地摁下了快门。

这一刻，我热泪盈眶。
道路中间，窨井盖被大雨冲走了，深坑打着

旋涡往下吸水，一不注意就可能把人吸进去，把
车陷进去。一个少年走到马路边推来一辆黄色
的单车放在旋涡旁边，他又转过身走到路边，再
次推了一辆蓝色的单车，并排堆放在大坑旁边。
少年打着一把红色的雨伞，静静地站立在单车旁
边，站在大坑旁边，站立在危险旁边，提示着过往
的行人、车辆。空蒙的天地间，红色、黄色、蓝色

分外醒目。这三种不能再分解的色彩，也是生命
的三原色，可以混合出所有生命的色彩。

雨中，少年一动不动。那盏绝色的雨伞就像
不变的红色信号灯，警醒人们。当然，我更喜欢
把这组景象称为雨中一只“红蜻蜓”。

与之安静相反的是一组移动的身影。这仍
然是一群少年，准确地说是五六个少年，他们也
是街头的一道风景。

在一处较深的积水区前，他们忙碌着。有的
光着脚丫，有的穿着凉鞋，有的穿着拖鞋。他们
站在没过脚面的浅水中，组成人墙挡在深水区
前，淡然自若。一见车辆驶过来，他们就远远地
挥舞着双手：“水深，不能过，危险。请绕行！”这
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近代思想家政
治家梁启超先生曾发出振聋发聩之言：“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
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就是今日中原之
少年最美的样子，这也是今日中国之少年最美
的样子。

小小“交通员”跑动着，劝说着。他们善良而
勇敢，认真而执着。

这一刻，我热泪盈眶。
美国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

《论中国》一文里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
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总有那么一群最勇敢
最担当的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的，中国
从来不缺英雄，更不缺无名英雄！正是这些英雄
像打压不垮的脊梁一样，支撑起我们这个多灾多
难民族的坚强大厦。

暴雨渐次停歇，洪水注定消退，危难必将过
去，英雄终归平凡，但有些人有些事注定不能忘
怀。那一幕幕感人的镜头在眼前浮现时，我总是
忍不住热泪盈眶。

♣ 张向前

这一刻我热泪盈眶请抓紧我的手
♣ 潘新日

七月的郑州，暴雨肆虐。小区淹了、
道路淹了、车站淹了，到处一片汪洋。如
果不是绿化带和道路两旁的树做指引，
真的找不到哪是道路，哪是水坑。

正是下班高峰，好多人撑着伞，披
着雨衣，冒雨回家。

开车的人涉水前行，车头犁开水
面，把白色的水花分到两边，让那些
不安分的水，在水面上跳舞。雨不停
地下着，忙得雨刮器栽着跟头般奔跑
着……路面上的水淹过轮胎，驾驶室
进水了也不敢停，依然艰难地徐徐往
家里的方向前进，他们担心家里的老
母亲，年幼的子女，他们要赶回去为他
们做晚饭，还他们一天的期盼。

靠公交出行的人们，挤上了公交，
站在水深齐腰的车上，盼望早点到
家。即使是BRT专用车道，公交车依
然是在水里蜗行，颠簸的水波荡漾着
水面上的垃圾桶和牛奶盒从身边掠
过，没有人在意它们不卫生，只管紧握
着拉手和铁管，他们的心里，只有家。

郑州高铁站、东三环、北三环、南
三环，很多立交桥下面，很多低洼的小
区，洪水暴虐，汽车和垃圾在漩涡里挣
扎，随着水流往低处飘移，郑州变成了
泽国。

河南告急，郑州告急。
帝湖花园小区，水已经漫过一楼，

水势还在猛增，道路上窨井盖大都被
洪水冲翻，不停地翻着浪花，交警出动
了，志愿者出动了。人们自发地组织
起来，家用的绳子，遗失在地上的木
棍，横挂在街头的横幅，湿透的外衣，
撕开的床单都成了救援工具；认识的，
不认识的，都伸出了援手。

在高铁站，人们自发地手挽着手，
有的挎着被洪水冲来的木棍，有的拄
着竹竿，蹚着齐胸高的水，往高处走，
他们结伴而行，绝不让一个生命在这
里受阻。

在各个湍流急促的街道，年轻力
壮的男子汉们，自发地守在各个险要
地段，伸出了他们强壮的胳膊喊道，请
抓紧我的手，就这样，一个个年老体弱
的路人，一个个身材瘦小的女孩，一个
个涉世未深的孩童，握着他们温暖的
手艰难地前行，回到安全地带。

洪水咆哮，无数个陌生人成了孩
子和妇女的依靠，洪水里，孩子被冲走
了，父子被冲走了，妇女被冲走了，幸
运的是，他们都被一只只强有力的手
抓住，他们是万幸的，也是有幸的，因
为有那么多的人，站在洪水里接力，他
们就是亲人，他们绝不让洪水冲走任
何一个人。

在涵洞，在立交桥下面，人们手挽
手组成人墙，男人们站在最外面，人墙
包着的，是老人、孩子和妇女。即使彼
此都不认识，即使到达的时间都不同，
他们没有形同陌路，相互的心一下子
连在一起，回家，回家，一定要安全回
家，他们彼此会心一笑，笑他们能够偶
然结缘，这是命运的使然，这是此生的
缘分。于是，请抓紧我的手，相互就抱
成了团。就这样，死神望而却步，就这
样共度险阻，大家一起抵达安全，抵达
人性的高峰。

车门打不开，有人帮助一起砸，流
水太急促，有人递来粗壮的胳膊和大
手……

窨井盖被洪水冲走，交警和行人就
用木棍慢慢找，找到了，自己站在那当
标记，为行人指引道路，电线杆危险，老
远就有人制止，道路被毁，很远的路边
就有人提醒，这些爱心的接力，温暖了
千千万万个路人，也温暖了一座城。

大雨无情，人间有爱，这场史无前
例的暴雨灾害，用一场灾难拷问了一
座城市的良心，拷问了每个人的道德
和修养，他们用朴实和坚毅，谱写了一
曲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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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俊

惊心动魄的一幕
因家中停电，手机信号中断，自动关

闭了一夜之后，我到就近的医院充了电。
刚打开手机，满屏均是北京、甘肃、山西、
云南及河南各地亲朋好友、同学发来的惦
记、询问郑州 7 月 20 日遭遇特大暴雨情
况的微信。特殊时刻，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这么多热切的眼睛在关注着郑州。

我家位于淮北街附近，住一家属院的
一楼。女儿家在昆仑路附近，住一小区的
13 楼。来往时，连接两地的陇海路快速
公交是必乘交通工具。数年来，我经常乘
此线路上的B5路或 B502路公交车，十多
分钟或二十来分钟就是一个单程，方便快
捷。7月 20日早饭后，我像往日一样从陇
海路淮北街站坐上了 B5路公交车西行，
去照看 6岁的小外孙。天虽下雨，但不影
响出行，好在我出门时还带了把雨伞。西
行的车站依次是嵩山路、工人路、桐柏路、
秦岭路、昆仑路站。下了车往女儿家走
时，雨下大了，我先到 13楼带上小外孙外
出购物、买菜、买玩具。雨时断时续。穿
着胶鞋的小外孙天真地说:“这天不是有
问题嘛！”

午饭后我午休了一会儿，下午大概 4
时许，最近有腰疾的妻子从家里来电：家
里进水了……我心急如焚。匆匆与女儿
话别，抓上雨伞，掂起装有上午买的茄
子、西红柿、馒头、大肉等物品的白色布
袋急忙下楼。到了单元门口，听到的是
暴雨不停拍向地面的呼呼啦啦的响声。
举目望去，大雨如注，白白亮亮，盆倒瓢
泼似的，万物在暴雨里接受着无情的考
验。雨势不减，我转身上楼。过了一会
儿又下来观雨情，这时的雨似乎有点小
了。我不再犹豫，决定回淮北街。走到
陇海路昆仑路站时，我认识的姚站长无
奈地朝我摆摆手说：公交车停运了！这
个站周围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没有
积水，公交车怎么要停运呢，我心生疑
窦。问步行到淮北街需多长时间，答曰
一个多小时。要知道那是在天气晴好的
情况下。我顺着快速公交通道这一段有
点缓坡的线路东行。走到秦岭路站时出
乎预料，十字路口，泥巴汁一样浑黄的污
水恣肆汪洋，不知究竟是往哪一个方向

流的，好像一个泽国。
天空在不停地落雨，地上的黄水不

断地流淌。走！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继
续蹚水往东走。水位有的地段没过膝
盖，有的地段齐腰深。起初，我将手机装
在短裤的口袋里，随着水位的逐步加深，
后来换到短裤屁股后的兜内，快接近水
了，又将它放进那个我挎在左臂上白色
布袋子内。眼看着布袋子即将挨着水
了，我就将布袋子挂在脖子上，举着它和
伞往前走，两手互动。陇海路快速公交
线上，横七竖八停着打不着火的小轿车，
几乎将公交线占满。水里不乏和我一样
的行人，不时有同行者提醒水下有自行
车、摩托车、铁栅栏等物，千万别绊倒。
黄泥色的水流滔滔不绝，晃得我头直发
晕，本来一向熟悉的路段，竟然不知道在
水中走过了几个路口。我泡在深水中时
间不短了，眼前除了水还是水，其他一切
好像都与我无关。

我亲历的最深水位，是在陇海路和
工人路交叉口，水深达胸部。但我不能
停下来，得坚持走下去。桥下东边稍高
一点已被浑水淹没了的花坛沿上，站着
几名救援人员。交叉口西站着十来个行
人，但没有一人肯往东走。天色不等人，
我要前行。这时，一穿着蓝色雨衣的女
士，见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大喊着：“大
哥，让我扶住你一起过去吧，我一人不敢
走。我要去接上辅导班的孩子……”我
立即腾出右手伸了过去，拉住她的左手
渡过这个水流湍急的十字路口。走至几
个 救 援 人 员 跟
前，他们拉了我
们 一 把 。 我 俩
本想先往南，再
顺 着 自 认 为 地
势 稍 高 一 点 的
地方东去，他们
告 知 水 流 太 急
不便往南，劝我
们 朝 北 半 部
走 。 北 半 部 已
扯 上 了 一 根 南
北走向的绳子，

要过去必须三三两两结伴，稍有不慎就
是一趔趄，危险迫在眉睫。我俩和其他
行人就这样相互搀扶着，在救援人员的
帮助下抵达道路北面。水中有一袒露光
背的中年男子，手握一长木棍平放于水
中 ，随 时 准 备 伸 向 需 要 帮 助 的 急 流 中
人。我看了一眼鼻子立刻就酸了，感动
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

好不容易过了这个路口，继续冒雨
同他人相互关照着顺水向东。一医药店
穿白短袖上衣的工作人员见我，主动向
我伸出了友爱之手，让我踏三个台阶上
去。离家越来越近了，我看到了希望。
在齐胸深的水中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行
走实在吃力，于是同几人手拉手斜插到
了快速通道上……水慢慢浅至大腿部，
稍有了安全感。过了嵩山路，身后有人
高声喊我扶住身旁的小轿车走。回头一
看，是一位素不相识的湿透了长发的年
轻女子，我用感激的目光望了望她，记住
了她的美丽。

嵩山路被我甩在了身后，水仍没过
膝盖上部。行人来往不断，却不见一辆
车行驶。我终于告别了水流巨大的陇海
中路，进入相比较而言水流小一点的淮
北街路段。终于进屋了，妻从我脖子上
取下有点沉重的白布袋子。天色越来越
暗了。

暴雨无情，人间有爱。在这个刻骨
铭心的暴雨天，那些一心为他人着想、不
顾个人安危在急流中救援的所有人，请
接受我最为崇高的敬礼！

老河老河（（国画国画）） 马国强马国强

十
关于父亲，我只听二姨只言

片语地说起过。那时她已经是
胃癌后期了。我负担了全部治
疗费用。可她做了胃切除手术
后，受不了化疗的折磨，坚决拒
绝继续治疗，回到家里养病。

人常常就是这样，你对他非
常好，他未必会还报你的好；而
对你有恩的人，你也未必会报答
得了人家的恩情。我觉得我对
二姨就是这样，除了每年打几个
电话，回到郑州的时候去看看
她。所谓看看她，无非就是给一
点钱，拼命让她接受，几乎就是
强迫了，为着让自己安心。我曾
想接她到深圳跟我住，我母亲坚
决反对：“她又不是没有儿子，你
接她来算什么？再说了，还有你
二姨夫，总不见得他也跟着来。”
我母亲话说得咄咄逼人。这倒
不是阻止我接她来的原因，我主
要是害怕她过来，母亲那脾气，
会让她整天心不落地。其实我
心里很清楚，二姨那样责己的
人，她哪肯真的来呢？

之前是我出面把燕子接去
深圳她妈妈那里，她在深圳读完

高中又去了加拿大留学。奶奶
病重，燕子整天打越洋电话，抱
着电话一哭就是半个小时。她
牵挂奶奶，机票都买了，可那时
正赶上硕士考试，全家人都说服
她不能放弃学业。我有时看到
二姨的孤独，真不知劝她放走燕
子去找她妈是对还是错。二姨
想得开，她总是说，孩子能过上
好生活比跟着他们受委屈好。
我二姨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可
有一天和燕子通完电话，她说：

“毕竟是她亲妈，我们哪一天说
死就死了，孩子跟着谁去？你大
姐那人，对孩子从来没个喜色。
她惦记她那点家产，怕燕子分了
她儿子的。”

我从来没有专门为二姨回
来过，更没有在家陪伴过她。我
让燕子安心考试，我回去照顾二
姨，我不能放弃最后陪她的机会
了。我丢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从
深圳赶回来陪她，不管需要多长
时间。

她已经消瘦得不成样子了，
但精神还算好，经常断断续续地
跟我聊过去的事情，我姥爷，我
母亲。“你妈这一辈子，也不容

易。”我二姨一辈子都不会说自
己的好，更不会说别人的不好。

我给二姨熬小米粥，做手擀
面，蒸鸡蛋羹，就像我小时候她
喂我一样喂她。她吃不了几口，
只是神情快乐了一点。她催我
回深圳，却拉着我的手一刻不肯
松开。她依赖我，就像个小女
孩。她没有闺女，我大姐肯定是
指望不上。我哥有时回来看看，
也只是看看，待不了多长时间，
我姐的电话就会追过来。

我二姨夫比我妈小好几岁，
却也老得不成样子了。虽然身
体没什么大毛病，但也说不上
好，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痒。他
费力地照顾老伴，老两口相依为
命。我真担心，我二姨不在了他
可怎么办呢？想想他那时候一
口气抱着我走了十几里路，气都
不带喘的。人，没几年好日子，
就像二姨说的那样。

傍晚会有一段安静的时光，
太阳落下去了，天还很亮。我扶
二姨坐到院子里的躺椅上，看着
倦鸟归巢，天一点一点地暗下
来。啪的一声，一片梧桐叶子落
下来，像是一头栽倒在地上。有

一种锐疼刺进身体的某一处。
隔壁邻居家有小孩在哭，是个口
齿伶俐的女孩儿，也就五六岁的
样子。她的哭闹里带着娇嗔，正
是拥有全世界的年纪，那般理直
气壮。我想到了我的女儿，她也
是这样。哭起来无凭无据无法
无天，感情竟然可以宣泄到如此

畅快，哪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啊！
她们这一代人，生出来就含着金
钥匙，享受万般宠爱。不过，总
有那么一天她也会像我一样，坐
在老人跟前，眼睁睁地看着亲人
们一个个离开，却又无能为力。

我握着二姨的手，一个关节
一个关节轻轻摩搓，有时候我们
不 知 道 怎 么 的 就 说 起 了 我 父
亲。我没有打断她，也没有专门
问过父亲的事情。我在她的叙
述里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还原我
的父亲，真害怕稍微多用一点
力，父亲就消失了。但后来我发
现，其实我的努力完全是徒劳
的。在二姨的嘴里，我的父亲是
一个矛盾体。有时候他是那样
善良，踩死个蚂蚁都心疼，对人
和气，甚至还有些儒雅；有时候
他又是那么懒惰、颓废，让人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我母亲眼
里，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母
亲最恨的是他贪吃。听不得别
人家里来客，他会在人家门前转
几遍，生着法子也要去帮厨。那
时正逢困难时期，谁家也不想多
管一个人的饭。虽然他总能用
简单的食材做出蛮像样的饭菜，

但他不请自来还是让人家觉得
是个笑话。遇到谁家有红白喜
事，他就更不把自己当外人，不
等请就提着菜刀找上门去。我
大姐所说的耻辱，估计就是这个
形象的父亲吧。除此之外，我还
真不知道父亲曾经给我们家带
来过什么耻辱。

其实，每个人都经不起认真
打量，谁都有不堪的时候。只
是，父亲遇到母亲，就像油遇到
了水，妖怪遇到了孙悟空，她总
是让我父亲现形。我有时候会
走神，觉得现在的大姐夫，就好
似当年的父亲。好端端一个体
面男人，愣被大姐弄得一脸困
顿。幸亏现在过的是好日子，吃
穿用度不用忧心，大姐夫还不至
于像父亲那样被羞辱。

“唉，你爸啊，”二姨说起我
爸时候的表情，有时候看起来
有些过于认真，反而让我觉得
很陌生。她说的每句话都像是
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这
更是让我心里疑窦重重，好像
她故意在回避着什么。所以她
说的时候，我一字不落地听着，
总是沉默以对，等她慢慢地表

达完，生怕漏掉一个细节。“他
算是生错了地儿，一辈子没跟
人红过脸，也从来没见他说过
别人的不是！”

“村里人都说他是个热心人，
待人又得体！”二姨夫补充道。

而有时候她又会说：“你爸
确实是烂泥扶不上墙，也指望
不上他。你妈一个人拉扯一大
家子也真够苦的。如果不是他
太那个，你想想你妈会那样对
他吗？”

我接了她的话问她，“二姨，
我妈对我爸又会怎么样呢？”

二姨和二姨夫意味深长地
看着我，他们知道我要打探的是
什么。这么些年，特别是我们都
成人后，亲戚们都回避这个话
题。我二姨说，“她能怎么样，无
非是嫌他不争气。”

“他能怎么争气呢？那个时
候要是能出去打工就好了，你爸
也不至于没地方去。”二姨夫的
话像点燃了我心头的一盏灯，是
啊，我当初要不是出去打工会怎
么样呢？可在那个时代，
出个门都要开介绍信，哪
里会让人出去打工？ 27

连连 载载

挂牌时间：2021年7月2日至2021年7月19日
郑政经开出〔2021〕020号土地，位于经开第二十二大街

以东、经南十五路以北，使用权面积为47879.59平方米，竞得
人为华夏碧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交价为3236万元。

2021年7月26日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分局

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